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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边塞诗”的特点

——论“新边塞诗”
边塞诗的又一次兴起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疆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发展，不少诗人来到了新疆，创作了最初的写边塞景、记边塞事、抒边塞情的一批诗作。所谓“新边塞诗”就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一批诗人，继承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传统，用现代汉语创作的再现和表现西北边塞生活题材而又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的白话自由诗。在谈“新边塞诗”的特点前，我认为有必要谈谈“新边塞诗”的崛起。 

一、“新边塞诗”的崛起

诗歌史是一条流不断的长河，上游之水总要往下游流淌。因此，后代诗人诗歌接受前代的影响就是必然的。“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的，离开了“旧”，也就无所谓“新”了。所以“新边塞诗”这一称谓本身就标志着它对传统边塞诗的继承。新边塞诗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遗传基因，发扬了唐代边塞诗风，同时活跃着经嫁接、杂交而勃发的新枝，这就使它虽然以荒僻的自然界与边远的塞外生活为抒写对象，却具有深沉而又浓郁的当代色彩。例如周涛在《暮色》一文中写道的：“不知是炊烟搅混了暮色/还是河水染浓了暮色/生活的幕宣布一场终结/落日想用句号终止/月亮却以逗号表示间歇/暮色收去的/晨曦会重新还给我。”以及章德益在《一粒草籽的梦》所述的“我是一粒草籽/绿洲把我托付给漂泊的风/虽然我渺小/但我也有翡翠色的梦/我梦想着，这颗星球都被绿色覆盖/而不再有绝育的土地，拒绝春的温存。” 这些都给人留下了一种与整个时代息息相通的印象——对象是古朴的和偏僻的，但思情却是现代的，体现着社会生活的新潮。

当然，单纯的继承无法出“新”，“新”同时也代表着它对传统的超越，正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性超越，使“新边塞诗”真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代中国诗坛上。谈起“新边塞诗”的崛起，应是诗人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标志着新边塞诗的崛起，１９６０年，著名诗人郭小川来到新疆深入生活，正式提出了“新边塞诗”的主张。

那么，“新边塞诗”“新”在哪里，也就是新边塞诗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创作题材、内容“新”、（二）创作意境“新”、（三）创作诗风“新”、（四）创作语言“新”、（五）创作抒怀“新”。下面具体阐述如下。

二、新边塞诗的特点

（一）创作题材、内容“新”。

建设与开拓基本取代了战争生活的描写，这是由时代的差异所决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边塞诗产生发展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国家相对安定，四邻基本和睦，孕育新边塞诗的大西北地区边烽尽息，各族人民在祖国统一的疆域之内友好团结地劳动生活、共同开发、建设着大西北边疆。所以，拓荒与垦殖、劳动与建设也就必然地成为新边塞诗人所乐于表现的题材。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政权体制、阶级关系、政治思想、文化意识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国门启开，八面风来，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渐趋多元、活跃。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作虽也继承了古边塞诗的慷慨、淳厚的风格，表现得刚健、朴实，却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叹息；有开拓者的呐喊，而极少颓废者的呻吟。著名诗人郭小川来到新疆深入生活，创作的诗作《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以及诗人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张志民的《西行剪影》等都是“新边塞诗”的力作。他们以高亢的、火一般的热情，一扫古边塞诗的悲壮苍凉；放声讴歌奇异瑰丽的自然风貌、勤劳豪爽的各族人民以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以雄奇、高亢的艺术感染。
（二）创作意境“新”。

虽然“新边塞诗”的创作同样取材于新疆，但是它不满足于只是反映边塞生活的表象，肤浅地捕捉普通的画面和镜头，仅仅是对边塞的山川风物、风土民情做一般性的牧歌式的歌颂，对边塞复杂万端的现实生活进行空泛的美化，而是勇于在诗歌中严肃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探索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理想，开掘和阐发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内容，这就使许多新边塞诗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展现了新的艺术天地。就像代表诗人杨牧所述：“多难的人生应该有张伞，这张巨伞应该是一片辽阔的蓝天”；他深信：“自然的风景不曾堵塞金秋的通道，/人为的风暴也没有战胜绿色的必然。而地平线呵，复又闪动少女的青睐，——深情眷念着时代的变迁!”这里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单是大自然更新的规律，而是历史的雄辩法则，人民的不朽力量、信念。

（三）创作诗风“新”。 

之所以说“新边塞诗”创作诗风“新”，是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吮吸历代边塞诗的丰富营养，借鉴现代艺术手法，以豪迈、明朗的主调，鲜明的当代特征，开一代新边塞诗风所显现。例如代表诗人周涛写道：“呵，人类就是这样在献身者的肩头上前进，/甚至这坎土曼上，也映着勇士肝胆。/所以我说：缺乏献身者的民族是怯懦的，/而怯懦，就注定会一辈子原地打转。”这是诗人激昂的呼喊，是我们中华民族摆脱图腾崇拜的历史觉醒，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变革雄心。而代表诗人章德益的真挚地向往：“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一个浩瀚无涯的漠天”，“这里才有生的广博、创造的浪漫；/这里才有壮志的飞翔、幻想的浮天”。他幻想“让我也做一片绿叶，/喧笑在我生活的荒原，/即使我暂时被风暴吹落坠落人间/但我翠绿的心形，却似春天的心/永生于人间。/不会死的--对春天的追求，/不会灭的——对春天的思恋”。诗人把自然的客观世界和人物内心主观世界紧密结合，通过奔腾湍急的感情抒发和冷峻、深沉的哲理探索，寻求旷达、深远的人生理想，追求人格的本质力量和信念的完美。
（四）创作语言“新”。

新边塞诗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诗体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白话新诗，诗歌的语言形式焕然一新，这本是不用说的。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原因在于盛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二者在语言形式上的不似中所存在的深刻相似性。盛唐边塞诗多用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两种诗体，这两种诗体的七言句子较五言为长，在节奏上更为流转、迭宕。七古一体不仅每句字数较五言为多，而且篇无定句，篇幅一般较大，便于铺排驱遣，自由开合，驰骤腾挪。新边塞诗在语言形式上也多用长句，意象繁密，作品的篇幅一般也比较长，不像其他题材新诗的语言那样简明省净、约句准篇，因而显得形体延展，气局开张，内涵厚重。
（五）创作抒怀“新”。
新边塞诗抒写的多是建设开拓的劳动热情，由生存环境的严酷、历史文化的负荷所衍生的沉重之情，和平时代屯垦戍边者劳动建设的高昂热情，从闻捷劳动加爱情的《天山牧歌》、李季的工业题材边塞诗，到郭小川、贺敬之采风掠影式的边塞诗，再到杨牧、章德益等人的屯垦农工边塞诗，劳动建设的热情一一贯之。特别是到了80年代，这种热情变得更为丰富和凝重，新边塞诗由于产生在西北边地和平建设的年代，这时的诗人出塞定居，家也安在那里，虽处塞外，也是家中。所以，新边塞诗人更多感受的还是生存环境的严酷和历史文化的负荷所衍生的沉重之情，他们在作品中已不再缠绵地思乡思亲，而是更多地思考现实人生、未来理想与西北地理历史文化的血肉联系。这也是新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是对“新边塞诗”特点的浅析，虽然这一诗体深受读者喜爱，但是由于当时内地有影响的著名诗人大多来去匆匆，不可能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创作；而新疆本地刚刚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诗人因为生活阅历、创作经验、艺术修养的限制，还没来得及积聚力量卓有成效地创建新边塞诗的艺术体系，就发生了十年动乱。这就使兴起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６０年代有了较大发展的新边塞诗没能形成一支自成体系的流派，但是他们对发展新边塞诗所起过的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年轻的边塞诗人深入借鉴和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在注意人类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与和谐中，注重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挖掘，创作出一批受到人们喜爱的作品，赢得了应有的声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实践的发展，新的边塞诗会结出更加绚丽的硕果，在未来中国的诗坛上，它会与唐代的边塞诗一样，争奇斗艳，竞相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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